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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要到中秋节了。在走近中秋节

的日子，红绿灯的闪烁没有变慢，车
轮的滚动也没有减缓，而我的心境，
却在一年时间过去多半之后，少了些
浮躁，想要去盘点收获，休憩一下之
后再出发。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
露之后天气凉了，潮水起了，灯笼亮
了，桂花酒斟上了……有的人正在奔
往故乡的路上，只为守在父母身边，
看一眼童年的月亮。回不了家的异
乡人，打开窗户一样能看到故乡的月
亮。千百年来，人们都是这样寄托相
思——月饼可以不吃，月亮不能不
看，那轮明月，早已经被我们认定与
永恒、团圆相关。

以往中秋的时候，都会写一首
诗。具体的句子忘了，但意境却还能
清晰地记得，总体说来，无非是李白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那种孤
寂感。我知道那时虽然年少，但绝不
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某种程度上，
少年时的孤寂和千年之前的李白是
有所相同的。

我清晰地记得很多个童年时的
中秋夜晚，月亮亮亮地挂在天上，庭
院里铺上一层银白，我独自在被窝里
窸窸窣窣地打开月饼身上那层薄薄
的快要被油浸透了的纸张，那里面有
一枚由面粉、青红丝和冰糖共同制成
的月饼。月饼里面的冰糖真甜啊，它
的颜色和窗外的月光一样白，如果月

光也能这么甜就好了。
和春节相比，中秋不是一个盛大

的节日，它太短暂了，短暂到只有一
个夜晚。但属于中秋的这个夜晚，却
显得十分漫长。已经不记得每年这
个最漫长的夜晚，我是在仰头望着月
亮，还是俯头昏昏沉沉地睡去。我猜
大多数是后者吧，每每在特殊的日子
里，我都会觉得身边的一切与我无
关，会把在意或不在意都隐藏起来，
只是想用最亲近的方式，不自觉地与
流逝的时间融为一体。

中国人过中秋，过的不仅仅是
节，过的也是一种心情，一种与节日
吻合得非常紧密又妥帖的心情。这
种心情是要和节日处在同一个频率
上的，需要有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
感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
吃一块月饼，赏一会儿月亮，与孩子
谈论片刻童年，也是体会一种历史、
文化与乡愁……也仿佛有了这些，中
秋节才过得正宗，而不是平平淡淡、
毫无感觉地被浪费掉。

朋友圈在中秋节又会展开一场
“晒月亮大赛”，这是现代人过中秋的
一种新仪式，“今夜月明人尽望”，只
要拍的人和看的人都觉得有滋有味，
也算过一个丰富多彩的中秋节了。
今年中秋节的晚上最好别只在朋友
圈晒月亮，要与大家一起沾一沾抬头
望月或举杯敬月的福气。这种福气，
其实就是对生活与生命持久又美好
的憧憬和冲动。

中秋节快乐！

中秋中秋，，过的是一种心情过的是一种心情

□马亚伟
我的一位同学在国外生活，好几

年没回国了。他说每当想念家乡的
时候，就会开车去看一个湖。那个湖
离他的居所有一百多里，其实并无太
多新奇，只是他在湖边坐一会儿，感
觉思乡的苦涩就少了很多。

因为在他的故乡，也有一个湖。
湖有个共性，就是有静气和清气，气
质都淡然优雅。每每静坐湖边，感受
晚风中清凉的湖水扑面而来的气息，
他都会有回到家乡的感觉。故乡的
风景、故事，都像电影镜头一样缓缓
在眼前滑过，他整个人浸润在往事
中，温暖的情愫油然而生，思乡的疼
痛消散了很多。

即使在异乡扎根，我们的心底仍
然有一根轻易就被拨动的弦。那根
弦，是思乡之弦，它细弱灵动，常常无

声地吟唱我们最熟悉的乡音。乡愁
是融入我们精神血脉的一种情感，永
远挥之不去，一生念念不忘。“胡马依
北风，越鸟巢南枝”，鸟兽尚且恋家，
人的情感更炽烈一些。

所以无论我们落脚何方，乡愁都会
如影随形。那么，何以慰乡愁？人的情
感总是如此，必然要找到一种寄托，如
此才能安放我们漂泊不定的心。古人
通过月亮或者夕阳来慰藉乡愁：“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
是故乡明。”“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我们慰藉乡愁的方式是一致的，总
是要找到一些故乡的元素，深沉的情感
才会有所依托。比如朋友找一个与故
乡相似的湖，就是通过温习童年的记
忆，安抚自己翻滚而来的乡愁。

何以慰乡愁？人生之初的那些
点点滴滴的印记，是最温暖的抚慰，
是最长情的陪伴。

何 以 慰 乡 愁

□王小燕
每到中秋月圆时，我便好想好想

母亲的“月亮”饼。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年到头母

亲总是家事农事缠身。但她总能于
山里的酸枣、橡果成熟的时节，抽空
收回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开始为过团
圆节做准备。八月十五烙好“月亮”
饼，带着孩子们敬献月亮，是母亲非
常重视的一件事。她提前磨好小麦
面粉，适时带回成熟的谷穗晒干，用
棒槌敲敲打打，用簸箕颠颠簸簸，在
石碾上碾细，在石磨上磨成粉。她是
从长辈手里学来的本事，在过节时大
显身手：小米五仁馅饼、南瓜饼、酸枣
饼、豆馅饼，母亲样样在行……中秋
节前两天，母亲用温水泡软酵母，到
了中秋节那天，发好的酵母冒着雪亮
亮的面泡泡，闻起来酸酸的、香香
的。吃过午饭，母亲用瓢舀出小米
面、白面，用上酵母和好一盆小米面、
一盆白面、一盆削皮蒸好的南瓜面。
她一手按着盆沿，一手迅速搅面成
絮，几经摁摁翻翻，直到成为面团。
揉面很辛苦，但母亲总是笑眯眯的。
等到傍晚面就醒好了，几个大面团，
都使上适量碱面，可着劲儿揉揉揉，
她揉几下翻一下个，用手拍一拍，挤
压排气，面泡泡还“啪啪”响，面越揉
越光滑，手感越来越细腻，面香越来
越浓。看着她脸上细细的汗珠，我真
想帮一把，但母亲说你个头矮手劲
小，揉不好越帮越忙。我还真有点不
服气，等到母亲把大面团掐成剂子，
我便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看母亲
一双大手揉得飞快，我想着怪简单，
顺手抓个面团一揉，手钻进面里，拉
出来，手心手指都粘上了面，捏点干
面搓搓手，一来二去，面揉干了，也没
揉光滑，倒是手上粘满了搓不掉的湿

面、脸上抺满了面粉。母亲笑呵呵地
传授真经，右手轻揉，左手快转，揉一
揉，撒点干面。学着母亲的样子，那
天傍晚，我学会了双手配合揉面剂
子。包馅看似简单，做起来不易，弄
不好就“露馅”了。母亲一个个擀，五
仁、酸枣、豆馅，一样样包，团好剂子，
搓成条形一弯，擀成的便是“月牙”；
团成圆形，擀开的就是“月亮”。

烧火用柴也有讲究，从场院抱回
的麦秸草，适量加点干柴，火得舔遍
鏊底，但不能冒出鏊沿。把饼子一个
个放进受热的鏊子，母亲三翻两翻，两
面烤得金黄，还没出锅，已惹得我们姊
妹几个口水直流。但母亲说，再想吃
也要等到月亮出来敬献完了才行。“为
啥？”我不理解。母亲说：“月亮一年四
季为我们照明，今天是她的节日，我们
得感谢人家呀！月亮饼快烙好了，你
们去看看月亮出来了没有。”

我们迫不及待地拿出母亲漤好
的柿子，摆上热腾腾各种馅的“月亮”
饼。小妹指着天空大叫：“出来了，出
来了！”我抬头仰望，玉盘似的月亮从
淡淡的云层里出来了，那么好看。母
亲虔诚地上香，我们跪在石桌旁磕头
许愿……等到一炷香燃过半，我们摆
好板凳，母亲收拾石桌，端上了过节
的饭菜，好喝的嫩玉米绿豆小米汤，
喷香丝滑的凉拌橡果面凉粉，一大盘
各种馅的“月亮”饼。奶奶没牙，爱吃
软糯好咬的南瓜饼，父亲喜欢小米豆
馅饼，哥哥爱吃五仁饼，我早馋上酸
枣饼了。酸枣饼是母亲把三样面揉
在一起烙的，她囫囵包上酸枣，擀开
的饼子上，绿莹莹红彤彤的酸枣状如
玛瑙，好看得不得了。看一眼，馋涎
欲滴；尝一口，米香面香南瓜香酸枣
香，真是吃在嘴里、香在心里。

又逢中秋，我想起了母亲的“月
亮”饼。

“ 月 亮 ”饼
□周成芳

临近中秋，各式各样的月饼让人
眼花缭乱。对家乡人而言，那些看上
去并不起眼的冰薄月饼最受青睐。

冰薄月饼是家乡独有的小吃，它
没有花哨的包装礼盒和精致的雕花
工艺，有的只是香甜可口的独特口感
及传承逾400年的厚重文化底蕴。今
年厂家将口味做了适当调整，添加了
玫瑰、桂花、芝麻等辅馅，香气浓郁，酥
软适当，甜而不腻。电视台还特别制
作了一期冰薄月饼的专题节目。视频
经微信公众号推出，众多微友纷纷转
发，我也迅速加入刷屏的队伍中。

我刚转发朋友圈，就有微友在评
论区留言，能不能帮忙买点家乡的月
饼？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与我私
聊，拜托，一定帮大哥这个忙。这位
陈大哥曾是老家一所中学的教师。
学生时代，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后再无音讯。去年一位老街坊组建
了老乡群，将遍布五湖四海的乡亲邀
请到群里，其中就有他。我在群里获
知，他早已调到外地工作。因是旧
识，彼此加了好友，平时联系并不多，
但我每次转发与家乡有关的内容时，
他会第一时间关注。估计担心我会
拒绝，他又补充一句，钱我马上转给
你，你再加点代销费，我是真的太想
念家乡的月饼了。看他接二连三地
留言，我不禁笑了，忙说没问题。接

着他絮絮叨叨说起离开家乡后的
事。他说自己离开家乡20年了，最初
逢年过节还回去看看父母，现在老人
年龄大了，已接到身边同住，两个妹
妹和他住同一座城市，老家已没有什
么亲人了，平时都是通过媒体关注家
乡的信息。这不，看到家乡的特色美
食，又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

“玫瑰的5盒，芝麻的5盒……”他
一边和我拉家常，一边报购买数量。

“这一盒是 10 个装，你吃得完这
么多？”我好心提醒他，“这虽是家乡
特产，可毕竟是甜食，中秋节尝个鲜
有点仪式感就行了。”

“不多不多，我兄弟姐妹几家人
呢。”他赶紧说，“我刚将视频转发到亲
友群，他们都称很怀念这浓浓的家乡
味。我们已经约好了，中秋夜一大家
人在我家赏月，一起品尝冰薄月饼。
吃不完的，后面一天一点慢慢吃，吃着
月饼就感觉踩在家乡的土地上。”

陈大哥的话让我感慨万分，回想
自己漂泊他乡的那些年，每逢中秋吃
上母亲寄来的月饼同样会激动不已。

我正和他聊得起劲，手机又“嘀
嘀”响个不停。我点开一看，原来是
老乡群发出的信息，一些长年在外的
群友纷纷委托在家的乡亲代买月饼。

我和月饼店联系好后把快递单号
发给陈大哥，他感激不尽，赶紧问多少
钱。我说就算我送给你和家人的中秋
礼物，不，应该是来自家乡的一片心意。

把思念带回家把思念带回家

□牛涛
中秋节将至，月亮渐渐圆满了，

明月温柔的照彻人间，温暖了多少异
乡人的心头。

我爱看这样圆圆的月亮，一圈光
晕仿佛是书法家添上了渲染。

菊花也盛开了，那颜色金黄金黄
的，喝着茶，赏菊赏月，是多么惬意的
一件事情。心里，渐渐宁静下来，夏
天的炽热渐渐过去了，我又添上了一
件单薄的外套，岁月流到了九月，这
一年，好像经历了许多事情。趁着这
明月如水，喝一杯青柑普洱，想想心
事，想想未来，不觉，已是夜半。

我是西安人，从小随着父母来到
了广州，我对西安这座城市的记忆已
经渐渐模糊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土
生土长的南方人，粤语也是随口就

来。只是，每当想起故乡的姥姥的时
候，那份思念之情，尤其在中秋节，会
特别的浓烈。

姥姥刚刚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嘘
寒问暖，我说，现在真的挺好的，等放
假就回去看您。一直答应给姥姥找
个孙媳妇的，可是我已经单身了六年
了，都快不知道怎么跟女孩说话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
刻，我坐在小区的湖畔，想构思一首
写中秋佳节的诗歌，一直没有什么灵
感，那远在夜空的月，被我在诗里写
过太多次了，此时正逢中秋将至之
时，反而没灵感了。我就这样坐着，
听着耳机里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想着一整个夏天的心事。起风了，树
林摇曳着月光，斑驳在我身上。

又想起西安那一条条充满烟火
气的巷弄，想起姥姥住的那栋小楼，

月 满 人 间月 满 人 间

几十年没变过的家居，各种盆栽令人
赏心悦目。我童年爱玩的那辆大卡
车，不知还在吗？我童年骑过的小单
车，应该早就坏了吧！在初秋的风
里，我突然有种怀念的思绪，姥姥渐
渐年龄大了，腿脚也不利索了。记得
那年，我生病了，姥姥不顾家里人的
反对，坐着飞机来广州看我。我躺在
病床上，看到姥姥和大舅进来的那一
刻，突然落泪了。还记得，那也是个
月圆之夜。

又快到中秋了，姥姥一个人住，
会觉得孤单吗？我真想回去陪陪她
老人家，哪怕是听听她从前的故事，
哪怕是帮她捶捶腿。又或者，扶着姥
姥，我们去巷弄外看月光。我已经年
到三十了，这些年，拼搏的真是不容
易。我把我小小的成绩说给姥姥听，
姥姥一定很开心吧。

思绪万千，在这一个临近中秋的

月圆之夜。月光粼粼泛在水上，一行
一行，临摹着我的心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侯建臣
好像是在突然之间，有了风，轻

轻地，淡淡地，从某一个地方飘过来。
父亲的头发飘了飘，母亲的头发

也飘了飘，父亲和母亲的头发都已经
花白花白了。

在父亲和母亲的头发飘动的时
候，有什么声音发着光，也淡淡地从一
个什么地方飘过来。院子里到处都是
影子，树的影子、房屋的影子，还有歪
倒了的朝阳花秆儿和叶子的影子。

影子们在风里晃动着，有意无意
的样子，使周围所有的一切感觉都动
了起来。

土墙接着土墙，土墙上挂满了玉
米和辣椒。玉米像是秋天笑出来的
牙齿，秋天的牙齿与父亲和母亲的牙
齿一样，在岁月中慢慢地变得黑黄，
并一点一点地把水分消耗到刮过的
风里。辣椒呢，是挂在季节耳朵上面
的样子，红着，黄着。红的时候是浸
了水的，把个小院子艳得满满的；红
着红着，就带了黄了，是那种一下子
看不出来的黄，却是真的黄了。渐渐
地把什么收起来了，到了挂在墙上的
时候，也就是很深很深的秋了。

栅栏歪着，原本是拦了里边的东
西的，整个夏天忠于职守地站着，到
里边的东西一样一样离开的离开、衰
败的衰败，栅栏也就懒懒的了。

父亲还在场上收粮，禾场设在村
子西边的一个空地上，那是风聚会的
地方。

豌豆最先从地里拉到禾场上来，
风干上一段时间，就有碌碡“吱扭吱
扭”把豆子碾下来；然后，黑豆、谷子、
莜麦、黍子也都陆陆续续来到禾场上，
顺序似乎是早就排好了的。于是大家
追风一样就都聚到禾场上了，禾场的
四周就高高低低地堆起大大小小的堆
来。父亲绕着禾场转一圈、再转一圈，

思谋着先碾哪一堆、再碾哪一堆。
胡麻是最后上场的，当别的都收

拾完了，剩下的干草也快收拾干净
了，胡麻才上场了。每年胡麻都是最
后上场，唱压轴戏的样子。村里人喜
欢开玩笑，都说胡麻是角儿，角儿总
是不急着出场，一直要在后台拿捏得
差不多了、一直把台下观众的心吊嗓
子眼儿上了，才摆了架势出来。所有
的粮食都进仓了，胡麻一出场，接下
来的日子就有滋有味了。

是场上最后的戏了，也是这个年
头最后的粮食了。父亲把胡麻碾下
来，扬去了秆草、筛完了芒子，把闪着
光的胡麻倒进麻袋，就佝了身子坐在
场子的边缘。这时候父亲一般会点
上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吸着想想，一
年就又完了；想想吸着，日子滑滑的，
好多年就滑过去了。头上呢，是一棵
歪着脖子的老树，也想着什么的样
子，它的影子像以前一样，像以前的
以前一样，罩在父亲的身上。父亲嘴
里的烟气一出来，就蹿出影子，梦一
样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抬起头，就是中秋了，已经有了
一股跟节日捆搭在一起的味道在空
气里漫着。“不知道孩子们回来了没
有？”父亲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和
草秆，把麻袋装在车上，顺着那条老
路开始一步一步往回走。走走，回过
头看看，看还有啥东西落下了。看
看，就把一个庄户人的一年看成最后
一个段落了。

母亲在家里做着饭，母亲压了粉、
焯了菜，又开始和面。面和好了，放在
盆子里饧着，就又剥葱剥蒜。母亲做
着这一切的事情，偶尔会抬起头来看看
窗外。母亲会看到土墙，看到土墙上的
玉米和辣椒；母亲会看到影子，有的影
子一直不动，有的影子则一直动着。看
着看着，母亲会在某一刻停下手中的活
儿，母亲是想到了什么的样子。

父亲从场上回来的时候，母亲的
饭也做得差不多了。父亲就在堂屋
里那几个老相框前站一会儿，擦擦相
框上落下的灰尘，跟上面的那几个熟
悉已久却已陌生的人说说话。相框
真是老了，里边的人都快走出记忆

中 秋 的 风

了。母亲呢，就趴在靠墙的柜子前，
看墙上儿女们的相片，嘴里念叨着
啥，见哪一张相片上面有了东西，也
会拿手擦擦。母亲手上还沾着面，一
擦，相片上就是白白的一片，母亲就
又找出一块布子来擦。做着这些，父
亲和母亲等着什么的样子。等着，也
在想天还早着呢；也就想，或许孩子
们已经到了村口。

父亲开始准备供月的东西了。
他在院子的窗台前放一块板子，在板
子上把瓜果梨桃都放上。西瓜是精
心切了的，切成篮子的样子，在西瓜
的周围把各种水果都放上；在水果的
前面，是月饼。供月的月饼有大杂和
小月饼。大杂是专门为供月做的，比
一般的月饼要大好多，上面用模子印
了月亮的样子。在大杂的周围又放
上许多小月饼。以前，这些都是孩子
们做的，那些年东西不多，但一家人
在一起做着说着，节日的气氛也就渐
渐地浓起来。做完这些，月亮就该从
远处的墙后面钻出来了，月亮每年都
是这个时候钻出来的。一开始是一
点点光，慢慢就露出头来，最后就彻
底地出来了，清清亮亮的，洗完了澡

一样。母亲也把饭做好了，出来叫父
亲，顺便又朝院子外面望望。

先是，母亲什么也没看见；再看，
就看见了月亮。

“月亮出来了，好大好圆的月
亮。”母亲说。

“是哩，好大好圆的月亮。”父亲说。
“不知道外面的月亮是不是也这

么大这么圆？”
“应该是吧，天气预报说今儿个

全国都是晴天。”
母亲就直直地看月亮，想从月亮

上看出什么来的样子。父亲也看。
就是在那时候，有了风。风轻轻

地，轻得一下子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父亲和母亲的头发都飘了飘，也飘得
那么轻那么轻。也许风是顾忌着啥，
是风不忍心弄起父亲和母亲的白头
发。其实，母亲感觉到那风了，父亲
也感觉到了。

有 风 了 。 似 乎 是 母 亲 说 了 一
句。又似乎是父亲说的。

从月亮上刮过来的呢。似乎是
父亲说了一句，又似乎是母亲说的。

风呢，就又让父亲和母亲的头发
动了动。月亮呢，就越来越高了。

□韩景波
秋日里总有雨意发生，一夜雨

落，空气一下子新鲜极了。宋人赵长
卿直接用一个“爽”字概括：“天气爽，
新秋已觉凉生。”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感
觉更好：“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
而我，忒爱听老屋檐流的滴雨声，声声
慢，声声入耳润心，这时翻开一本契合
心境的好书，握杯慢品，或者静坐写短
文，都是一种特别的享受。

天光晴好的新秋日，更有大美。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
又来，荷花半成子。”白居易的观察真
是丝丝入扣——诗的起笔，就是新秋
的云，俗语说“七月八月看巧云”，这
时的云是一年中最美的，不像春天模
糊不清的云，不像夏日的浓云，而是
纤巧轻盈，像羊儿在天幕的草地上闲
啃，像写给心上人的诗句……倘若能
在一条山溪中找到一块洁净的石板，

抑或登上一座高山，在落日黄昏，仰
躺了看天上巧云多变，这时的感觉，
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享受那么简单。
一阵风，落叶几片，云丝尽散，只剩天
幕的一味高远，倍觉胸襟开阔，秋凉
无比。“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秋天
池塘里盛开的荷花都变成了结满莲
子的莲蓬。庄稼到了秋天会成熟结
果，春耕的忙碌，夏日“锄禾日当午”
的辛苦，等的就是这一季的收获啊！

本应是一个美丽而又喜庆的季
节，因为“叶落枝头枯”的缘由吧，让
人联想太多，自古就有了悲秋之说。
有那个必要吗？我们当为酷暑消、秋
风凉而高兴，不失时机地去走进秋天
的怀抱，与成熟同乐，与美丽的大自
然同乐。如果要去联想，秋的到来，
该是人生到了中年啊，那也是好的
——收敛起曾经的狂热，心静不浮
躁，淡然不焦虑，含蓄内敛，修身养
性，那该是人生的另一种美丽呢！

人 间 最 美 是 新 秋

来源：《山西日报》《山西晚报》《今晚报》


